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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牛婷婷，汪永平

（南京工业大学，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寺庙建筑在西藏地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以平面形

制为出发点，探讨了藏传佛教寺庙建筑的发展历程。萌芽期主要是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由大唐和尼泊尔同时

传入藏地，寺庙建筑作为外来建筑形式，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受到了来自汉地、印度和尼泊尔等佛教

文化发达地区建筑文化的影响，此时的寺庙建筑平面形式以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为主；发展期主要是后弘期开

始的前四五百年时间，随着佛教文化与藏地文化的融合，藏传佛教寺庙建筑逐渐有了自己的雏形，就是“前堂

后殿”和“前堂侧殿”形式的出现；伴随着格鲁派的发展壮大，寺庙形式趋于成熟定型，三段式的平面布局，“前

堂后殿”式成为平面形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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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庙作为西藏地区保留最多的传统建筑，并

不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随着藏传佛教由外来

文化到本土文化的转变，寺庙建筑的平面形制也

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

　　一、萌芽期（公元７世纪—公元９
世纪）

　　公元７世纪，赞普松赞干布从唐朝和尼泊尔

迎娶两位公主，希望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将先进

的文化带到当时相对落后的吐蕃，同时他也希望

通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来削弱苯教的势力，巩固

自己的统治。为了安放两位公主从各自国家带

来的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释迦牟尼像，赞普主持

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这两座建筑是有史料记

载的西藏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虽然它们被冠名

为“寺”，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寺，仅仅是供

佛的房子，只有“佛”因而只能称为“佛殿”。据史

书记载，文成公主崇佛，并且懂得堪舆之术，经她

测算，吐蕃的疆域很像是倒卧的魔女，为了镇妖

除魔，她主张在魔女的心脏和四肢的位置修建

“寺”，用无上的佛法来降伏魔女，大昭寺的位置

就是在罗刹女的心脏位置。小昭寺的修建与镇

压罗刹女的传说并无直接的关联，相传文成公主

在前往布达拉宫所在的红山时，经过今天小昭寺

所在的位置，拉运佛像的车陷到了泥里，无法前

进，索性在此地修建佛殿用于供奉唐朝来的佛

像。虽然依文成公主的堪舆而修建寺庙的说法

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些寺庙的位置大多是

位于蕃民聚居的地区，可见赞普宏扬佛法的决

心。

公元７６３年①，赞普赤松德赞举全境之力，历

时１２年修建成西藏的第一座“佛、法、僧”三宝②

俱全的寺庙，赐名桑耶龙吉柱寺，也有的史书上称

其为白吉扎玛尔桑耶米久伦吉扎巴寺。桑耶寺的

建立在藏传佛教历史和藏族建筑史中都有着重要

的地位，它改变了吐蕃没有寺庙的历史，标志着佛

教在吐蕃已经生根发芽，此后，汉僧、印僧以此为据

点，开展了更为广泛地传经说教的活动。

赤热巴巾是赞普赤德松赞的继位者，也是吐

蕃历史上著名的“祖孙三法王”③之一。赞普本

人被认为是“一位极度崇佛和侍奉佛僧的国

王”［１］１８７，在他执政的四十余年间，吐蕃的僧侣地

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僧人的权利也极度膨胀，

他制定了“七户养僧制”，并给予信奉佛教的人诸

多赦免，除了这些在他的促进下寺庙建筑的维修

和营建活动也很频繁。“赞普笃信佛法，在蕃地

建修行院、讲经院和戒律院等数十座。并令汉地

及藏区、热巴巾王辖区的所有人，修建拉康（神

殿）千座、佛塔十万尊”［１］１８９。在《西藏王统记》中，

有提及在赤热巴巾时期曾在拉萨古城大昭寺附

近修建了六座佛殿，“又王之受供僧娘·霞坚及

少数臣僚等在拉萨东面建噶鹿及木鹿寺，南面建

噶瓦 及 噶 卫 沃，北 面 建 正 康 及 正 康 塔 马 等

寺”［２］１３７。其中“木鹿寺”和“噶瓦神殿”就是现在

的木如宁巴寺和惜德林寺的前身。

公元８３８年，郎达玛继位成为吐蕃王朝最后

一位赞普。在他掌权期间，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

的打击，无数的寺庙被毁，僧侣被迫还俗，刚刚在

吐蕃发展萌芽的佛教进入了长达百年的黑暗期。

大昭寺是西藏历史最为悠久的佛教寺庙，也

是藏学家和古建筑学者研究的重心。多年来，关

于大昭寺建筑发展情况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

宿白先生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中对大昭

寺现有建筑进行了分期，并指出第一时期即松赞

干布时期修建的中心佛殿的形制模仿了印度寺

庙，“上述平面布局为西藏佛寺所仅见；亦与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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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①对于桑耶寺修建的具体年代，史学界一直颇有争议，这里参考的年代来源于刘立千先生对索南坚赞所著《西藏王统记》一书的注释。

②“佛、法、僧”是佛教三宝，佛宝指圆成佛道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法宝指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僧宝指依
佛教法如实修行、弘扬佛法、度化众生的出家沙门。也有人认为，具备神权统治、经律教义和严密组织是“三宝”俱齐。

③是在吐蕃王朝时期，对佛教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的三位赞普，松赞干布将佛教引入吐蕃，赤松德赞确立了佛教在西藏社会的地位，

赞普热巴巾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推到了一个高峰，此三人被后世并称为“祖孙三法王”。



佛寺不同，与它极为类似的是印度佛寺建筑中的

毘诃罗。……和大招寺中心佛殿最接近的是位

于北印度巴特耶县巴罗贡村的那烂陀寺僧房院

遗址”［３］３。

很多学者认为，桑耶寺才是西藏第一座真正

意义的佛教寺庙。据《拔协》记载，主持寺庙修建

的莲花生大师向赞普赤松德赞承诺，“要把这座

白吉扎玛尔桑耶米久伦吉扎巴寺修成符合所有

经藏、律藏、论藏和密宗规格，在世界上威德最

高，无语伦比的寺庙”［４］２８。最后这座寺庙效仿了

印度噢登布山上的寺庙（即欧丹达布梨寺）。修

建，以须弥山、四大洲、日月、小洲等为蓝图，从一

个兔年到另一个兔年，桑耶寺的修建经历了一个

完整的轮回，整个寺庙将理想中的佛国世界香巴

拉具象化的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乌孜大殿象征着

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乌孜大殿周围的四座佛殿象

征着海上漂浮的四大神洲；四大佛殿周围的八座

小佛殿象征着八小洲；乌孜大殿旁边的两座小佛

殿象征着日和月；主殿四角还有白、黑、红、绿四

座佛塔，镇刹凶魔；在大佛塔的周围有１０８座小

塔，金刚杵形，每杵下都置有舍利一枚，象征佛法

坚不可摧；寺庙的最外圈是椭圆形的围墙，象征

牢固的铁围山（见图１）。

图１　桑耶寺鸟瞰照片
　

藏传佛教寺庙建筑发展到今天，主要可以分

为蚌巴、日追、拉康、旦康（嘎巴）、贡巴这几种类

型。其中“贡巴”指的就是像桑耶寺这样佛、法、

僧俱全的完整寺庙，而拉康指的则是一种规模较

小的建筑，相当于佛殿。吐蕃王朝时期创建的寺

庙，以拉康居多，大、小昭寺还有十二镇妖寺都是

这一级别的寺庙。佛殿的主要形制特点是规模

较小的方整空间，被室内转经道包围，内室面积

多为２－４柱。小昭寺修建于吐蕃时期的部分就

是一层的佛殿，佛殿方形，内室面积２柱，外围有

转经道；乃东县的玉意拉康是松赞干布时期修建

的四大镇边寺之一，同样的方形平面，被转经道

包围的内室；公元８世纪修建的木如寺也是拉萨

著名的古寺之一，寺庙西侧的藏巴堂平面呈“凸

字形”，内室为方形，外围也附有转经道。转经道

的设置可能也是源于对绕塔或绕佛礼拜方式的

模仿。虽然后来在修建寺庙时转经道已经没有

了，改成在建筑外有一圈环绕的小路，但是转经

礼拜的模式却被世代继承下来，并成为藏传佛教

中最为常见和基本的宗教仪式。

佛教对于这一时期的吐蕃而言，是一种完全

新兴的外来文化，自然就不会有寺庙这样一种建

筑存在，所以模仿佛教昌盛地的寺庙修建自己的

寺庙成为了首选的方式。一方面，外来的传播者

倾向于营造自己熟识的佛教世界；另一方面，也

是吐蕃学习外来文化的一种便捷途径。

　　二、发展期（公元１０世纪—公元

１５世纪）

　　郎达玛灭佛后，佛教在西藏一时销声匿迹。

公元１０世纪，佛教又再度发展兴盛起来，并且与

藏族文化、苯教文化进一步有机融合，逐步发展

成了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藏传佛教。同时随着

各人对显、密宗教法的理解和偏重的差异，教派

分支开始出现。影响力较大范围较广的主要有

四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噶当派。公

元１２６１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萨迦派大师八思

巴为“帝师”，佛教僧侣们的最高领袖，同时掌管

释教总制院，管理西藏相关事务，“帝师之命与诏

敕并行于西土”（《元史》卷２０２《释老传》）。从此

揭开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序幕，也正从此时开始，

中央王朝对西藏有了更明确的控制权，汉地建筑

开始更多地渗透到西藏寺庙建筑的修建中。这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萨迦派主寺、八思巴大师

的驻锡地———萨迦南寺。

萨迦南寺始建于公元１２６８年，是“帝师”八

１３第３期 　　　牛婷婷等：西藏寺庙建筑平面形制的发展演变



思巴委托当时的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主持修建的，

作为八思巴返回西藏之后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

场所。萨迦南寺内的建筑主要有拉康钦莫大殿、

八思巴殿、吉济拉康、则庆拉康等。《汉藏史籍》

中记载，本钦释迦桑布“向当雄蒙古以上乌斯藏

地区各个地方的万户和千户府发布命令，征调人

力。于次年为萨迦大殿奠基，还修建了里面的围

墙、角楼和殿墙等”［６］２３４。萨迦南寺有一套完整的

围合体系，建筑群外设有两套城墙：内侧的护城

墙由夯土筑成，坚实牢固，城墙外侧倾斜坡度很

大，不利于攀爬；城墙四角有高耸的角楼（见图

２），并且设有垛口和向外凸出的马面墙台，进一

步提高了防御效果；外城墙是一道低矮的呈锯齿

状的养马墙，平时用于养马，战时可以作为比较

简单的防御工事；城墙外是护城河。拉康钦莫大

殿作为萨迦寺的中心和最重要的建筑，也是由高

厚的外墙保卫，立面上基本不开窗，去往二层、三

层的通道也仅有一个入口，又高又陡，易守难攻。

由护城河、内外城墙和角楼组成。可以说萨迦南

寺是一座坚固的城池，这样的寺庙围合方式在西

藏是唯一的，因而，很多研究者认为，萨迦南寺的

建造明显受到了汉地造城理念的影响，带有一些

封建集权的寓意。

图２　萨迦南寺的角楼
　

创寺于公元１０８７年的夏鲁寺是一座非常具

有时代特色的寺庙，该寺虽然始建于后弘期早

期，但是真正的发展时期确是元代萨迦派掌权时

期，因为当时的夏鲁寺主与萨迦派掌权者之间的

亲属关系而使得寺庙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寺庙

的扩建维修都集中了当时汉、藏两地先进的营造

工艺，风格上也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夏鲁寺的

主体建筑有三层，一层主要是集会大殿和若干佛

殿；二层主要是南、北、西三座无量宫佛殿、东面

的般若佛母佛殿和四角的配殿，建筑布局在四

周，中间形成一个被围合的天井；三层只有东无

量宫佛殿。对于这样的做法，尤其是二层的平面

布局存在这样的两种看法：一是认为受到了汉地

院落建筑做法的影响，四面的佛殿围合中间的院

落，中轴对称，均衡布置；一是认为延续了吐蕃王

朝时期寺庙建筑对理想佛国世界的构想，东南西

北四座佛殿象征宇宙海中的四大洲，中间的庭院

是虚化的须弥山。不论当时修建者的意图究竟

如何，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夏鲁寺的平面布局形

式既是对早期做法的继承，也是接受新思想发展

新形式的过渡。

从郎达玛被弑到１３世纪中叶萨迦王朝的再

度统一，近４００年的时间里西藏一直是处于分裂

割据时期。佛教徒们通过宣扬因果报应摆出救

民于水火的姿态，同时也利用宗教的“道德”规条

去帮助统治者巩固政权，但是不同于吐蕃时期的

是，此时的佛教徒们已经明白了单靠统治阶级的

支持是不足以获得长久的发展，建立深厚的群众

基础才是唯一可靠的途径。寺庙就成为他们猎

取更多信誉的物质载体和象征。所以，吐蕃时期

寺庙的规模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藏传佛教发展的

要求，“前堂后殿”或“前堂侧殿”的形制格局开始

形成。这里的“堂”指的是集会诵经时使用的经

堂；“殿”指的是供佛参礼的佛殿。由于佛教徒的

迅速增加和信众的日益增多，狭窄的佛殿已经不

能满足僧侣集会和修行的需要，大体量空间的

“经堂”应运而生。从公元１１世纪起到公元１４世

纪，阿里、蔡巴、萨迦、帕竹等方面多次对大昭寺

进行了维修扩建，并在原来僧房院天井部分增加

了多根立柱变为室内的多柱空间，用以满足集会

的需要，大昭寺的建筑平面遂变成了“前堂后殿”

的格局。江孜白居寺大佛殿平面采用了坛城的

十字形状，建筑正中是４８根立柱的大经堂，除了

南面另外三面均建有佛殿（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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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白居寺平面图
　

公元１５世纪，随着藏传佛教信徒的不断增

多，原有的室内转经道已经不能大批量信众礼拜

的要求，大昭寺开始将转经道迁至室外。今天，

在大昭寺有三圈转经道，室内转经道仍然保留，

但已不再大规模开放；围绕整个寺庙的外圈形成

了第二圈的转经道；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成

为了环绕大昭寺的第三圈转经道。之后，各大寺

庙纷纷效仿大昭寺的做法，将重要殿堂的室内转

经道迁至室外，时至今日，信徒们已经习惯了围

绕整个建筑甚至建筑群转经礼拜的方式。

这一时期的寺庙建筑，由于与中央政权的联

系更加密切，所以仍不可避免的对汉地先进技艺

的学习，而对印度寺庙的模仿从平面形制上看已

经不明显。同时，由于佛教的本地化，寺庙建筑

形式也顺应发展要求逐步有了完整的雏形。大

体量多柱空间的出现满足了藏传佛教扩张的要

求，也促使“前堂后殿”、“前堂侧殿”的平面形制

的产生，可以说这是西藏寺庙本土化转型的一个

重要的磨合时期。

　　三、成熟期（公元１６世纪—公元

１９世纪）

　　公元１４０９年，改革派大师宗喀巴在拉萨创

立格鲁派并建立了自己的驻锡寺———甘丹寺，此

后，格鲁派逐渐取代日渐衰败的噶当派，成为了

新的四大教派之一，由于其对噶当派教义的继承

和发扬，因此也被称为新噶当派。虽然宗喀巴大

师领导的格鲁派取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但

仍不能避免的陷入教派纷争这个大漩涡。公元

１５世纪下半叶，教派受到来自后藏的噶玛噶举派

势力的压制，很多格鲁派寺庙被迫改宗其它教

派，格鲁派的僧人甚至不能参加每年正月在拉萨

举办的传召大法会。直到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

措积极促进格鲁派与蒙古贵族的联系，取得他们

的支持后，这样的局面才有所好转。公元１６４２
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在厄尔特部首领

固始汗的支持下打败了藏巴汗和噶玛噶举势力，

在拉萨哲蚌寺建立了地方政权———甘丹颇章政

权，这个政权名称被一直沿用，直到西藏地区和

平解放。此后，由达赖喇嘛领衔的格鲁派得到了

来自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成为藏区最有实力的宗

教团体。与此同时，藏传佛教的地位如日中天，教

义教理的传播更加系统化。作为宗教传播主阵地

的寺庙建筑也逐步成熟，有了自己固定的建筑形

制，成为具有藏族特色的重要传统建筑类型。

宗喀巴大师对于经文学习程序有着严格的

要求，这为格鲁派建立完善严整的组织体系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并逐渐将这种带有等级色彩的管

理组织体制发扬到了其它的藏传佛教教派。一

个完整的寺庙体系一般包括措钦、扎仓、康村这

三个主要级别，它们之间是层层隶属的关系（见

图４）。这种等级特点也能通过建筑平面形制体

现出来。等级较高的建筑中经堂规模较大，面积

一般在６０柱以上，重要的佛殿外还保留了转经

道的做法，例如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内措钦

大殿北面的三世佛殿就保留了部分室内转经道；

“前堂后殿”的做法成为主流形式，经堂后部多并

列有三间佛殿，规模较小的建筑中可能仅有一间

佛殿；等级较低的建筑只有经堂没有佛殿，在经

堂的尽端摆放佛像或其他供奉物代替佛殿。

寺庙中最主要的大殿建筑的平面形状以方

形为主，十字形坛城平面的做法已经比较少见

了，有的修习密宗的寺庙或扎仓还采用这样的做

法。建筑平面常被分为三段式。最前端的是入

口处的门廊，形状多为方形或“凸”字形。中间是

面阔较大于进深、多柱林立的经堂，通常正中若

干排立柱会升起到两层高，这种做法在１５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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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寺庙中不同等级建筑的平面
　

之前是不多见的，疑有两种可能：一是大昭寺中

心佛殿天井覆顶后就采用了这样的做法，便于室

内采光，后来的寺庙修建纷纷模仿大昭寺也使用

了类似的做法；二是藏传佛教活动中，转经是最

基本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宗教活动，“都纲”

平面形式正是适应了这样的活动要求，利用中间

高起的空间与四周低矮阴暗的转经道形成区分。

最后段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佛殿，佛殿一般为方

形，建筑面积多在２－８柱间。从室外到门廊到

经堂到佛殿的地坪是逐渐抬高的，建筑内部的空

间也极富变化，时高时低，时明时暗，烘托了寺庙

内神秘的氛围。

四、小　结

从公元７世纪至今，寺庙建筑从无到有，逐

渐成为藏式传统建筑中最重要的一种建筑类型。

从建筑平面形制上来看，吐蕃时期的寺庙建设主

要是对外地寺庙尤其是印度寺庙的模仿以及对

理想佛国世界的憧憬；佛教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

再度兴起时，开始意识到扎根于民的重要意义，

逐步将本土意识加入到寺庙建设中来，为了满足

自己的发展需要扩建寺庙，而不再是单纯的模

仿；也由于与内地中央政府的关系，对汉式建筑

有了更多一些的学习模仿；格鲁派巩固实力后，

藏传佛教进入了全盛阶段，不仅是在西藏地区、

藏区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有了举足轻重的影

响，寺庙建筑的形制也日趋定型化，摆脱了之前

浓重的模仿痕迹，成为了完全藏传佛教化了的独

立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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